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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具到金聚唐！金聚唐产品多
服务好，是家具的平价商场，可网购

曾几何时，“大学生”是个金字招牌。谁家子弟若

考上大学，亲朋好友奔走相告，同学伙伴艳羡眼红，录

取名单大红榜张贴在永康县府门前万人争睹。而今那

场面再难重现了。

历史也会开玩笑，倒退四十年，“大学生”并不值

钱，倒不是泛滥，而是地位低下。小时候去母亲单位

玩，在技术科经常能见到一男一女两个戴眼镜的知识

分子，一个姓熊，一个姓黄。母亲在私下谈论他们的时

候，总是用尊重的口气加以强调：他们都是大学生。可

这两个大学生在工人阶级眼里非但形象并不高大，甚

至还有些滑稽猥琐。黄阿姨气质高雅长相俊美，有一

天她去厂里的澡堂洗澡，那天浴室里只有她一个人。

一位好事的青工想吓唬她，当年恰逢河北邢台大地震

不久，百姓心有余悸。正好外面一辆汽车车胎放炮一

声巨响，青工顺势滚动了一只大铁桶隆隆有声，并扯着

嗓子喊了一声：地震了！黄阿姨惊慌失措，光着屁股跑

了出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来了个裸奔。此事后来形

成了许多不同的版本四处扩散，黄阿姨百口莫辩，从此

意态消沉。

熊叔叔就更好笑了，三十大几了还没对象，慢慢变

成了个花痴，经常一边走一边笑着自说自话。后来他

喜欢上了同厂一名女工何某，缠着不放。女工的男友

就在同单位，是个浇铸工人，长得膀大腰圆。有一天在

厂办门前他将熊叔叔五花大绑缠在一根长凳上，叫来

了女友用树条抽了半天，抽得熊叔叔连声惨叫。那还

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在工人们眼里，这些所谓的

大学生连自己的生活都处理不好，还尽干糗事，形象自

然一落千丈。

我还认识一位老大学生，姓项，就住在永中隔壁一

个大院里，和我大姑是邻居，也在同一个生产大队。那

个大院解放前都是他们家的，因为他父亲是地主，土改

时他家被充公。我大姑父当年是一穷二白的贫雇农，

又刚从朝鲜战场回来，和另外三户无产阶级理直气壮

地进驻，从此他家成了大杂院。我小时候去大姑家找

表兄弟们玩耍，几乎天天可以看见这个大学生。他沉

默寡语，和任何人都不搭腔，总是虎着脸推着粪车独来

独往。听大人说他 1958 年在上海一所大学被打成了

漏网右派，先是去福建劳教，后来辗转回原籍地作为

“五类分子”被监督劳动。长年累月下田劳作，他脸色

黝黑，浑身都成了古铜色，已经是个道道地地的农民。

1976年我上了永中读高中，那一年是中国历史上

阴极阳生的一年。太空巨石陨落，伟人相继辞世，唐山

特大地震，一连串爆炸性事件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粉碎四人帮后，终于开始拨乱反正，在一系列的庆祝、

游行、集会、公审之后，学习开始走上了正轨。转过年

来，中央明确提出恢复高考，我们的学习明显加紧了，

几个年轻的任课老师也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复习，因为

他们也都没上过大学。

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我的第一次高考有点稀里

糊涂。我报考了理科，可就在临考前一个月，突然发觉

自己的兴趣根本不在数理化，因为课堂上老师在讲物

理化学，我却在底下偷看77届全国高考的历史地理试

题集。就在那一天我果断退出了理科班来到文科班，

开始了临考前的全力冲刺。1978 年高考我考了 275

分，离录取分数线仅差5分。

1978 年秋天又开学了，此时各校都办起了高复

班，我摩拳擦掌信心十足决定继续复习参加1979年高

考。真没想到，高复班的第一堂语文课，走上讲台的却

是大姑家的那个右派邻居。他戴了一副黑框眼镜，表

情似乎不太自然。记得那天学校德高望重的老教务长

朱观成老师也亲自来听课，可这个项老师因为紧张有

点结巴，第一堂课讲得磕磕绊绊，似乎还没有从被管教

被压制的状态中自我解放。

那时我们都崇拜本校的胡国钧老师，他在当地很

有名气也很有威严。胡老师擅长教写作，每次作文课

同学们都鸦雀无声，听他抑扬顿挫地朗诵或讲解名家

的作品。可胡老师已经教了应届重点班，打架群里借

拳头腾不出手。当年少不更事的我，对这位名叫项瑞

英的右派大学生多少有些轻视。不过随着课程的不断

深入，我渐渐发现，这位项老师绝非等闲之辈。他知识

渊博功底深厚，总是旁征博引问一答十。因为是复习

班，我们上课不再拘泥于课本上有限的课文，而是另辟

蹊径，找一些能快速提高我们的阅读写作能力和古文

识读能力的课件。这就要考验一位语文教师的甄别、

筛选和搜集能力了。项老师印发了大量参考资料给我

们，除了大量模拟试卷之外，还有许多古今中外的短篇

美文和海量的古文诗词。我记得有朱自清、郭沫若的

散文，还有李白、杜甫的诗，甚至还有《春江花月夜》。

老鼠掉进米缸里，这简直让我心花怒放！因为近十年

来我在这个小县城里钻头觅缝也搜罗不到的东西，这

回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

那批珍贵的资料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增长了我

的见识，尤其是提高了我的艺术鉴赏能力和语言文字

的实际运用能力。在上高复班前我最怵古文，可我发

现项老师对古文不是一般的精熟，教起来特别得心应

手。他自编了一套《文言虚词》讲义，自己刻蜡纸油印

发给大家。仅仅一个学期下来，我的古文阅读和理解

能力突飞猛进，看任何古文已经不再怎么费力。他的

写作课教学风格也很另类，每次改完作文下发之前，他

都要挑出几篇好的在课堂上读给大家听，这让同学们

每次都充满期待，因为说不定自己的作文就会被当成

范文，从而让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拿到作文本后，

上面总是密密麻麻用红笔作了大量的错字修正、词句

改写和眉批点评，从中可以看出他倾注的大量心血。

有一次学校命题作文比赛，全校的初中、高中、复习班

学生都在同一时间一起作文。那次的作文题目是《在

报窗前》，我意外得了全校第一名，作文油印后张贴在

报窗里让全校师生浏览。这真是莫大的荣耀！作文本

发还后，打开一看，上面照例是项老师的蝇头小楷修改

点评，最后两句不是批语，简直是一种期许了：不是一

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勉之！勉之！从来没有

老师用这样的嘉许口气对我说话，这段批语就这样被

我永久地记在了脑海里。

项老师完全征服了大家，并渐渐放开拘谨和我们

熟悉起来。自修课他经常下班辅导，而我们之间也逐

渐破除了师生间的隔膜，常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聊课

堂内外的新闻。他能感觉到学生们对他发自内心的亲

近和尊敬，师生的心渐渐融合在一起。有一次大家又

在一起聊起考大学的话题。我突然心生好奇问了一

句：项老师，您当年是哪所大学毕业的？

那一瞬间，我发现他的脸上突然泛起了难见的红

光，他用十分骄傲的语气对我说：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好响亮的名字！因为对项老师的

崇拜和敬慕，我立即对这所大学产生了难以言说的亲

近和爱戴。我在笔记本上郑重地写下了这个名字。

1979 年高考，我以 359.5 分名列全县文科考生第

一名。填写高考志愿时，在第一志愿栏内，我郑重地写

下了我心目中最神圣最向往的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1979 年 9 月，我身穿父亲当年的老式军装踌躇满

志地跨进了这所重点大学。那年的高考有500多万考

生，而最终进大学的只有20来万人，录取比例只有百分

之四。正因为稀缺，“大学生”三个字才成了响当当的

金字招牌，我感觉自己的头上时时刻刻都笼罩了亮闪

闪的光环。项老师上世纪 80 年代厚积薄发，《一江春

水》《杜村记事》《杏花雨》《尤物》等一连串分量厚重的小

说、散文、随笔在《读者》《人民日报》《中篇小说选刊》发

表，以及点校整理大量地方文化古籍和方邦文献，引人

瞩目。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当我在这里写下这篇

回忆的时候，发觉冥冥之中早就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

悄悄呼唤着我引导着我，向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靠

近。母校是无与伦比的！乌云也难以遮住他的光芒！

就像我的恩师项瑞英先生，他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得到

嫡脉真传的大学生。尽管他曾经遭垢蒙尘，含冤忍辱，

埋首尘世，可一旦风云际会，拂去尘土，岁月依然难以

掩盖他满身的清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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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饮酒
□沈方

在修竹深处老去凭谁说，

一片片瘦叶恰似层层帘幕，

遮蔽了世间的朝暮，

更挡住了醉眼不堪惆怅。

且举起手中杯酒，

坐对五峰山云烟开敛。

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

只有你从来与我彼此谈得拢。

中原父老如今所剩无几，

后死就无仇可报无恨待雪？

但愿伯牙未弦绝，

怕只怕寻常之铁应声断裂。

时贤斥责我落魄不羁，

好与本县的穷书生终日痛饮，

口吐大言屡屡犯上，

然而我欲为社稷开数百年基业，

岂是以中兴策论博取官职之辈，

他日相逢当共忆去年风雨。

金陵的胜迹总归有几分颜色，

做得飞鸟又何苦向人依傍，

将旧日山城作中州想可笑可叹，

河水洋洋依然是六朝气象，

而远处的片帆各自分出了往来，

千古的英雄在哪里？

多景楼上会此意者不知何许人，

王谢诸人难觅，破贼小儿不见，

就篱边秋菊徒然赋得哀江南，

亏杀我赤手丹心万事空，

还自笑，多少非常之人，

未必建非常之功。

只有你倚楼听行藏不觉霜风至，

五经讲论少年老，

闲坐举目心事长。

只有我入世太浅而背时太远，

且不要推辞这杯酒，

心肝吐尽无事忙。

谒陈亮墓
□商略

在会稽看来，乌伤已属崎岖

是腹地，但不柔软

倒是颠簸出了一身崚嶒

我赶六百里来看你

能找到的先生遗踪实在不多

马铺山，卧龙岗

岗上岗下，都是深秋草木

数点麻雀散落故国

墓前流水枯竭了大半

青苔湿滑一如当年坎坷

一如今日，你与他人一致的寂寞

一如你曾经写下——

“风露浩然，山河影转，今古照凄凉。”

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

总有这样一些时候

我们低头时，充满脆弱和动摇

理想溃败如秋草

剥开史乘中的豪放风气

我想着，眼前的荒凉秋色

是否来自更本质的你？


